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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胜利法”是阿Q寻找精神家园的方式

【摘要】：人都有寻找精神家园的冲动。阿Q在封建势力钳制下，这种寻找的冲动更猛烈，虽然是不自觉的对历史痼疾的张扬。阿Q本可少些这种冲动，但赵太爷们的“铁屋子”老是进不去，反而更激发了他的这种冲动。阿Q在进入“铁屋子”过程中，屡受欺凌、侮辱，于是，他泪往心里流，盐往伤口撒，以自尊自大，妥协、健忘的方式来消解自己的苦痛。因此，阿Q的“精神胜利法”并非愚昧麻木的表现，而是力达目的不得后的反讽，是他生命得以延续的法宝和链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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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赵鑫珊先生在《科学、艺术、哲学断想》中说道：“现代人整天龟缩在高层钢筋混凝土制成的火柴盒里，走在人们比肩接踵的柏油马路上，呼吸着被污染的混浊空气，听各种机器的嘈杂轰鸣……于是有一天，在你的内心深处会突然泛起一股奇怪的情绪，一缕缕愁猛地袭来，你恨不得马上一口气跑到荒野僻静处，在荷花池塘边坐下；光着脚，躺在绿草地下，闻泥土气息，听蛙声一片，看第一颗星星闪烁在天边，发誓要去寻找生命的根，渴望着归真反璞……。”这种情绪，就是让精神还乡，让灵魂沉落到精神家园之中。与现代人相比，鲁迅先生《阿Q正传》中的阿Q所处的环境里不只是“混浊空气”、“嘈杂轰鸣”，它还有钢铁般的封建钳制势力、一群群麻木的看客。“火柴盒”里的现代人“发誓要去寻找生命的根，渴望着归真反璞”，以获取内心的满足，那身处“铁屋子”里的阿Q呢？或许这种寻找精神家园的冲动，要猛烈得多吧。 
阿Q是一个“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朴质勤劳的人，连“老头子”也颂扬他“真能做”。所以，他也具有一般农民的特征：安份守纪，勤劳为本，想过平安日子。但在封建钳制势力、麻木看客逼迫下，阿Q想以勤劳“注重社会中的人伦和世务”①的命运常常被鄙弃所毁灭，因此他内心深处常常泛起一股奇怪的情绪——寻找个体的精神家园，即文章中表现出的一些古怪自尊的“精神胜利法”。阿Q无家无室、无亲无故、孤零只身，住的是土谷祠，靠打短工为生，狭小的生活圈子，太多的身心苦痛反弹出他有点偏激想法：“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甚至有些荒唐：我的儿子比赵太爷钱太爷的儿子会阔得多！这反弹出的自尊的想法确有“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 “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白居易诗)的旅迹。这是情理之中事。 
    阿Q注重人伦和世务而不得的根源及苦痛除了使人感到悲哀外，难道就不能引起人们的警醒和同情？他沉落心底的“精神胜利法”对于一个赤农来说是否是愚昧麻木？

阿Q大约记得自己是姓赵的，细细地排起来他还比赵大爷长两辈。头一天他喝了两碗黄酒，为本家赵太爷儿子进了秀才手舞足蹈地说了“他也很光彩”的活，并引起几个旁人肃然有些起敬，哪知第二天惹得赵太爷满脸溅朱，跳过去给他一个嘴巴，并喝骂道：“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自此以后阿Q就不敢有姓了，使他注重的人伦和世务受到了第一次打击。中国人必须把家族的姓写在名前，否则就有辱没祖宗或是有“野种”之嫌。看来，中国人的名姓只是个氏族符号，对个人意义不大。阿Q不想辱没祖宗和做“野种”，总想做一个承继祖宗的孝子，于是记起自己大约姓赵，想以此姓进入未庄这间“铁屋子”，争取未庄人所该有的人格和生活，享有基本的人伦和世务的权利。然而阿Q想错了。阿Q没有想到他的人伦和世务是要封建主义余孽们颁发“通行证”的。这是何等的侮辱和悲哀啊！阿Q力争与赵氏享有同样的精神家园之艰难可见一斑。 
   从后来终至于阿Q名字不知怎么写，籍贯不可考可见，阿Q始终未能融入未庄这间“铁屋子”，在赵太爷眼里他始终是个异类，说白了他始终是个“野种”。 
    阿Q的种种努力可以证明，他多么想依托长着癞头疮的头颅去撞开这密闭的“铁屋子”，想变“野种”为“家种”，然而阿Q却屡撞屡败，阿Q是不太笨的，甚或有些机智和幽默，或俗称之为“农民式的狡猾”，并不是人们所说的很愚昧、很麻木。当阿Q无路可走时，或曰注重人伦和世务不得时，他就去寻找自己精神的家园——即用“逍遥”的“精神胜利法”去消解眼前的痛楚。把眼泪往肚里咽，把盐往伤口上撒，不是愚昧自贱、麻木不仁,而是一种心理素质的“精神还乡”的方式。“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固习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②这种评价倒指出了阿Q身上弱点产生的原因。 
    释家和道家的“精神家园”，在中国土地耕耘了上千年，谁也否认不了二者对一代代传承的中国人有着深刻的影响。这种劣根性历数千年的积淀，自然就成了一种痼疾。这种痼疾在象阿Q这样赤农的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坏品行”影响着他对“精神家园”的觉解档次。他对假洋鬼子剪了辫子一事“深恶而痛绝之”，与假洋鬼子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老婆跳了三回井”保持着高度的认识上的一致。阿Q对赵太爷，地保的欺诈，用嘴反抗过，而终归是归顺。这说明阿Q具有想“做稳奴隶”的条件、“注重人伦和世务”的基础，仍然没做成奴隶，这是怎样的不幸啊！要说阿Q愚昧麻木这倒是算得。但处在泥里的龟能不污泥吗？ 
    阿Q基于封建观念本不会在男女问题上犯“错误”的，谁知可恶的“本我”害了他。可是在赵太爷所把持未庄这间“铁屋子”里，阿Q想实现人生最本能的“入世”愿望也成了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一来你阿Q是“铁屋子”外的“野种”，二来你阿Q“欺负”的吴妈是我赵家的小孤霜，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在吴妈表明自己是“正经”人的广而告之之下，阿Q终被“蓬”了几“蓬”之后，剩下的就只有“赤膊磕头”的份了。假设阿Q没有“精神还乡”的办法——不是那么健忘，不善于说“妈妈的”，恐怕他早就上吊或跳河了吧。 
    阿Q想和吴妈困觉使未庄变得“古怪”起来。“女人突然都怕了羞”，“酒店不肯赊欠了”，土谷祠的老头子似乎叫他走，尤其令他“妈妈的”是许多日子没有一个人叫他做短工。阿Q于是留心打听原由：还是一个穷小子小Don霸了他的饭碗。于是他将一腔的气愤发泻到了小D的身上。阿Q移植了赵太爷们的做法，象饿狼扑食般地扑上去（其实阿Q最痛恨狼的，可不自觉地自己也做起了狼），伸手去拔小D的辫子，似乎想撞小D的头。结果挨了饿的阿Q又瘦又乏与小D只打了个平手。本想打败小D，赢回“经营人伦和世务”“行状”，证明给那些狗眼看人低的赵太爷们看看自己的“有为”，结果事如愿违，终致于使他死了心——坚决地出门求食了，亦即以出门求食的方式埋葬眼前“妈妈的”事。
       阿Q从城里回到未庄，“沉细细的”将裤带坠成很弯很弯的弧线，虽有些来路不明，终于获得了未庄人“刮目相待”了。原避之如蛇蝎的妇女们“都眼巴巴的想见阿Q”。阿Q的东西都卖了，居然竟使赵太爷“不觉失声”地说话。这“中兴史”算是阿Q享有了“经营人伦和世务”权利和些许满足。他苦苦的“注重社会中人伦和世务”总算有了个出头之日。因他的“并不讳饰，傲然的说出他的经验来”（阿Q先前既然承认自己是“虫 ”，那又何必去充男子汉呢），又让未庄人觉得“不足畏”了，无意“经营人伦和世务”的“中兴史”也就只有昙花一现的命运，并把自己的小命也搭进去了。 
    这“中兴史”也曾使阿Q明白一个道理：要想不被未庄闲人欺侮，不受赵氏们的嘴巴和棍棒，一定要有物质基础，一定要有使人羡慕的地位。阿Q本对革命“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未庄的一群鸟男女很慌张，于是阿Q便向往“革命”，便主张“造反了”。阿Q虽不知道“革命”为何物，凭他的经验，他知道“革命”能给自己复仇并带来实在的物质享受和别人的羡慕。这是与赵氏们平起平座的资本，也是“经营人伦和世务”为人的“资本”。再者，“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历史之必然。怎么能说这是阿Q用以自麻的“精神胜利法”呢！阿Q却“专在偏执”，总想进入赵太爷的“铁屋子”，他虽然独来独往，不吝去留，也想超脱现实，可他没有成为“若垂天之云”的地位和本钱，故而他的偏执既不够美丽也不够洒脱，甚至显得滑稽。但不管怎么说，阿Q确实是在“怀着永恒的乡愁寻找精神的家园”的。他本想得到的是赵氏般“精神家园”，而在寻找中，坚硬的“铁屋子”使他转而求其次，不得不将自己能理解的“精神胜利法”沉落心底。要说阿Q愚妄，那他就愚妄在太偏执，太想进入赵太爷的“铁屋子”。 
   综上所述，鲁迅先生塑造阿Q这么个人物形象意在揭示：不管封建势力如何反对，孱弱的国民仍有“注重社会的人伦和世务”的愿望；一旦失败，他们就会找到一种适合于自己消解苦痛的方式——“精神胜利法”，即让苦痛的身心龟缩到民族的“谱”中。这样说来，鲁迅这篇小说的主旨同样是揭露封建主社会吃人的本质。阿Q们的愿望是可悲的，其消解的方式也是可悲的。这大概正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含义吧。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不开心的事，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失败，面对这种处境，怎么办呢？一味沉陷在其中而不能自拔，当然是不可取的。因此现代人懂得如何来缓解自己的情绪，这便是所谓的精神安慰。人们常说的退一步，海阔天空，便是其中之一种。我们当然不可将这种正常的排解心理困惑与苦痛的方法都谓之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法与正常的心理安慰的主要区别在于所面对的生活内容的不同。有些事我们不能苟且，不能容忍，应该作出抗争，以求得实际的胜利。例如阿Q在被打时，本应该反抗，而不说一句“儿子打老子”便完事。在对待这类事时，如果无原则的退让，无原则的自宽自解，那便是真正的精神胜利法。生活中还有些事情本不需要过多的计较，如果我们也去计较，并以不如别人为耻，同时用某种方式来自譬自解，以求得精神上的愉悦，则也可称为精神胜利法。比如我们天生丑陋，我们只能承认，不必以为羞耻，更不必用“儿子才会长得漂亮”来安慰自己。不是任何事我们都要比别人强，有些事不如他人也是十分正常的。如果我们以这种心态来对待生活，则我们就会远离某些阿Q气。 
   正常的精神安慰对人的心理健康是十分有益的，每个人都必须学会从失落中走出来，都必须学会调节心理，使它获得某种平衡。否则，我们将长期处在名利的斤斤计较中而痛苦。阿Q的错在于他没有任何的原则，凡事都计较，凡失败都要求得某种程度的超越。而他又不是通过现实的奋斗来实现，只是作一番精神上的假想，求得虚妄的胜利。这种精神胜利法，只会麻痹人的斗志，为我们的苟且偷生找到心安理得的借口，不利于现实的改造，不利于人类的进步，是我们应该扬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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